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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 ，兴
业银行信阳分行班

子成员、干部员工 30
余人在南湾湖燕尾

岛开展 “同兴同力，
共创佳绩”行庆健步
走活动。 健步走活动
以信阳分行营业厅

为起点，向西穿过贤
山到达燕尾岛，再返
回营业厅，活动全程
12 公里。此次活动进
一步增进了干部员

工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提升了团队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葛红明 摄

下班后做兼职，当心劳动风险
专业人士提醒全日制劳动者做第二份工要慎之又慎

近日， 某网约车平台 “顺风
车”产品回归运营引人关注，还有
社交平台由此发起投票：“你会在
下班后兼职开‘顺风车’吗？ ”

一时间， 要不要在 8 小时之
外做兼职的话题， 重又引起人们
的热烈讨论， 尤其是随着新就业
形态的出现和发展，做微商、开网
约车、当在线教师，人们下班后做
兼职的选择越来越多。 而由于影
响主业以及存在劳动风险， 专业
人士提醒全日制劳动者选择做第

二份工要慎之又慎。

“公器私用”触犯单位底线

王永辉和郭志明同在深圳一

家科技研发公司工作。 王永辉是
程序员，每天埋头写代码。 郭志明
是销售经理，经常出差见客户。 在
王永辉的印象中， 性格随和的郭
志明很少来单位坐班， 也从不像
其他同事每天惦记着绩效高低 。
这份工作对郭志明而言， 似乎毫
无压力。

一次聚餐时， 王永辉得知了
郭志明“潇洒”的秘密。 原来，郭志
明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 年收入
超百万元。 郭志明说他的公司业
务范围和所在单位不一样， 但客
户的确是凭借做销售经理逐渐积

攒起来的人脉资源。 做销售可以
自己安排工作时间， 郭志明也因
此能自主分配精力去发展副业。

“我们单位虽然不建议职工做
兼职，但郭志明业务能力强，公司
也处在上升期， 一般不会开除这
种有业绩的员工。 ”王永辉后来发
现， 郭志明开公司的事其实在单
位也不算是“秘密”。

许多公司在制定《员工手册》
时，多明确规定“不主张员工做兼
职”。 记者了解到，对于员工兼职
行为， 企业方面的强制约束力并
不高。 有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 不主张做兼职主要
是为了防范企业信息泄露以及公

共资源被私用。
程序员蒋伟松入职深圳一家

互联网公司不到 1 年。 一天，公司
一位产品经理叫上他和另外几名

同事一起开发一款健康类软件 ，

并向他们强调，由于产品还在初创
阶段，开发过程务必保密。

然而，开发工作还未进行到一
半，这位产品经理被公司劝退。 蒋
伟松这才得知，自己加班开发的这
款软件其实是这位产品经理接的

私活。 由于研发人手不够，这位产
品经理才动了挖墙脚的心思。

“做产品研发不只需要人力资
源，还要占用公司的服务器，使用
公司的数据库以及一些硬件资

源。”蒋伟松认为，该产品经理这种
“公器私用” 的行为触犯了用人单
位的底线。

按照《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有
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
严重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
改正情形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兼职受伤谁来担责

事实上，下班后做兼职的职工
不在少数。 如果发生工伤怎么办？

闫鹏飞是浙江宁波市海曙区

某海鲜酒楼的员工。该酒楼从劳动
关系建立后起，就按规定为他缴纳
社保。 去年 5 月，闫鹏飞下班后找
了份兼职，与一家汉堡店签订了非
全日制劳动合同，约定每天工作 3
小时。没想到，去年 6 月的一天，闫
鹏飞在汉堡店工作时不慎滑倒受

伤，导致左胫腓骨骨折。
谁来为兼职受伤担责？ 根据

《实施若干规定》，职工（包括非全
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
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

费。 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
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工伤保险

是国家唯一强制用人单位为非全

日制从业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且
是唯一一项多重劳动关系（包括全
日制职工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
以多重缴纳的社会保险，目的是最
大限度地分散用人单位的用工风

险，保护劳动者工伤权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诸如有

音乐特长的人兼职带特长班、程序

员业余做软件设计、上班族利用下
班时间开网约车等兼职行为因为

劳动次数和就业单位不固定，鲜有
用人单位会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

险。
“兼职劳动最大的风险还是兼

职劳动者的权益易受到侵害，维权
困难。因为第二份工作多是根据劳
务合同或承揽合同关系定性，劳动
者无形中就处于劣势地位。 ”陕西
学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晶表示。

最好经本单位批准

对于下班后做兼职的全日制

劳动者，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教授曹燕认为，“由于兼职中的劳
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旦出现
纠纷，将增加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刘晶认为，外出兼职和本工作
职务相同或相近的工作时，应征求
原单位同意，尤其在涉及到专利知
识、商业秘密、同业竞争、客户资源
时更要注意分寸，避免与原单位产
生法律纠纷。 “兼职人员最好和原
单位有一个同意兼职的批准，和兼
职机构有劳务合同或协议。 此外，
比如国家公务员、重要科研项目工
作人员等人士是不允许从事兼职

的。 ”
当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影响到

了本职工作时，北京市道成律师事
务所律师谢燕平认为，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 用人单位能否在规章制

度中规定兼职属严重违纪？ 谢燕平
说，对于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兼职，不
宜轻易约定兼职即违纪， 因为劳动
者利用的是业余时间， 单位只能规
定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行为， 而不能
用规章制度的形式管理其业余生

活。
我国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是

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兼职时的全
日制劳动者， 其与企业间的关系
属于劳务关系， 不受劳动法律保
护。 谢燕平提醒劳动者要做好安
全防护，购买人身意外险、责任险
等，提高风险承受能力。
（据《工人日报》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根治“骚扰电话”
要斩断背后的“黑产链”

“您最近需要租房吗？ ”“为您推荐一款理财
产品”“您听说过××保险吗？ ”……在当今社会，
如果你从未接到过骚扰电话，那大概只能是因为
你没有手机。 一段时间以来，记者几乎每天都要
接到陌生号码的骚扰， 其推销范围从股票基金、
房屋租售，到保险理财、家居装修。就在过去的半
个月内，本文作者就接到了超过 20 个骚扰电话。

临近年底，这类多以“95”开头的电话愈发频
繁。电话那头一般有一个女声说“喂？您好”，不管
你是否应答，答了什么，她都会继续“尬聊”。而面
对“AI 推销员”的“马甲”，你连回怼都找不到对
象，只能无奈挂断。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以“95”“96”开头的骚扰电话业务举报投
诉环比上升 35.4%。

比 AI电话更可怕的，是人为的精准投放———
它能清楚掌握你家住何处：如果你住在热门

地段，会接到电话询问“您在××小区的房子考虑
出售吗？ ”；

它还能知道你最近忙什么： 如果你买房不
久，他会以电话短信狂轰滥炸，“需要设计师吗？”
“空调买了吗？ ”“燃气灶优惠考虑吗？ ”；

它甚至能分析出你想什么：如果你在网上搜
索过“课外补习”关键词，很可能会有电话凑上来
问你“在线教育课程，考虑吗？ ”

……
精准投放背后， 是没完没了的隐私信息泄

漏。事实上，盗取隐私、买卖信息、拨打电话，一条
猖獗的黑色产业链已经形成，且屡禁不绝。

尽管工信部等多部门已联合印发《综合整治
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 各地也开展了相关行
动，但目前看来，效果有限。

骚扰电话没完没了，首先是因为盗取个人信
息代价太小。本月，有媒体发布了一份 2019 年个
人信息安全报告，报告中，超过 95%的受访者表
示遭遇过信息泄漏。 有媒体暗访发现，一万条个
人信息售价约 800-1000 元，却可能创造出数十
倍的利润价值。 个人信息泄漏之所以猖獗，正在
于其违法成本低、非法利润高，让盗取者心存侥
幸，趋之若鹜。 彻查严处，方能以儆效尤。

骚扰电话没完没了， 也有某些平台过度索
取、收集个人信息的责任。默认勾选同意、藏在连
篇累牍条款里的不起眼“提醒”……一些手机软
件故意设置，让用户在不经意、甚至不知情的情
况下提供了个人数据，甚至出现了“不同意就不能
用”的局面。尽管法律有规定，底线却屡屡被破，原
因就在于一些互联网企业手握强大技术优势和话

语权，消费者维权不易，惯出了“数据傲慢”。
骚扰电话没完没了，还在于运营商管控手段

较为薄弱，仍待进一步加强。 尽管有运营商公开
宣布，今年已处置拦截上百亿次骚扰电话，但老
百姓的获得感却似乎并不明显。 这说明，从源头
端进行精准识别的能力亟待提升，要加大对违规
号码的入网限制，对新入网用户的资格审查不能
“走过场”。 要用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攻破骚扰电
话源头的“科技堡垒”。同时，也要进一步完善、畅
通投诉举报骚扰电话的流程，不能造成“打骚扰
电话容易，举报骚扰电话却难”的局面。

总而言之，要根治骚扰电话，必须拔除深埋
于骚扰电话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在这根链条上，
信息泄漏、 违法交易等关键环节必须彻查严处，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唯有如此，才能让没完没了
的骚扰电话不再响铃。 （据新华每日电讯）


